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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相遇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考古学专

业学生李岩，就听过朱非素的“传说”。

“虽尚未谋面，但朱先生身为北大‘考古

四女将’之一，声名在外。先生籍贯温

州，在家乡读完小学，1951年，15岁的她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护士、卫生

员、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复员返乡

后，她仅复习一年，1959 年就考进了北

京大学！这在当时，怎能不是个传奇！”

终于见到朱非素，是李岩在1984年

研究生实习前夕。“短发、精干、说话利

索。经她与严文明老师商榷，我们几个

学生被安排到广东实习。这是我第一

次到岭南。从前，爱群大厦和海珠桥，

不过是天气预报里的背景画面。实习

第一站为佛山南海百西乡鱿鱼港贝丘

遗址。朱老师是当时广东省博物馆文

物工作队领导，她领着我们做了一学期

田野实习，从此正式建立师从关系。”

朱非素带着李岩在研究生期间完

成了三个地方实习，还包括珠海淇澳

岛、东澳湾沙丘遗址和肇庆蚬壳洲遗

址。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后者追随前者

脚步，扎根岭南。

聚落

“老太太带着我们琢磨的许多事

情，起码在中国南部地区，都处于领先

位置。比如基于珠三角贝丘、沙丘遗址

的‘聚落形态研究’。”

李岩引用佛山鱿鱼港贝丘遗址阐

述：“在广东史前地区开展聚落考古工

作，实际上从鱿鱼岗考古发掘就已开

始。其间，我们非常注重遗址本身的功

能划分。用朱先生的话说，要通过遗

存、遗迹研究，复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

目。”

什么是聚落？“人总是要组成社会

的，而在物质遗存中能够观察到的有形

的社会单元，就是聚落”（严文明《关于

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朱非素也在

其论文中提及：“（珠三角）每一处贝丘、

沙丘遗址本身就是一个聚落。”

改革开放后，朱非素负责过珠海海

岛调查、三水银洲遗址发掘、虎门村头

遗址发掘以及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

多学科调查。在关注区系文化谱系的

基础上，她将目光转到聚落考古，这在

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

“从‘挖编年’，到‘聚落考古’，我们

可以说，到公元 2000年前，广东的考古

工作，就已经从对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

的基础上，较早进入到聚落阶段。编年

等于搭建‘纵向’链条，聚落研究则是细

化和丰满‘横切面’，把没有文字的这个

时间段，进行生动历史复原。我们要在

解决了编年之后，看在同一个时间段

里，什么人构建了什么样的生活空间。”

李岩引用东莞虎门村头遗址为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朱老师作为领队

进行了发掘，我对她强调聚落考古的概

念印象深刻。从聚落的角度，我们看到

这遗址有三个功能区。1000 多平方米

的垃圾区，不曾发现墓葬和房屋居住

面，说明居民曾较长时间在此定居，所

以聚落总体布局基本没变；一个较平坦

处，应是广场，因为发掘的土面较硬，或

是常受踩踏；海拔稍高的北边区域，则

有成排房屋遗存。如是，我们终于可

说，有了一个基本功能较完整的（遗存

呈现）。”

“应当说，朱先生主导的这些工作，

使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的

聚落形态基本面貌，通过考古人的手

铲，给勾勒出来了。”

谱系

而区别于“聚落考古”的另一观察

角度，则是“谱系研究”。“朱先生是在华

南地区开展谱系研究工作的最早的学

者之一。而这其中，不得不提她用力最

多、研究最多的一处遗址——如今广为

人知的粤北曲江石峡遗址。“

“石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如今已

有很多价值面向，我个人觉得特别有实

际操作价值和意义的，就是朱先生所创

立的‘二次葬’辨认发掘方法”，李岩说，

“通过这个方法，她用生动的细节，诠释

了谱系”。

石峡遗址从发掘到整理、编写出版

报告，几乎贯穿朱非素整个考古人生。

从 1975 年至 1978 年，她是发掘的参加

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事业开始

逐渐恢复，广东省有关部门启动了石峡

遗址的发掘，朱老师被从下放的煤矿召

回，当时，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但她

也顾不了那些，背着行李就赶到发掘现

场”）；从 1978年以后的十多年，她和杨

式挺先生分工合作，承担资料整理和报

告编写。

什么是谱系研究？李岩解释道：

“我们考古学同样关注人类终极问题，
只不过不是全球人类的终极问题，而是
某个区域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
来，同时期从别处吸收了什么，如何消
化？在谱系研究里，朱先生较早就从石

峡遗址进入了。石峡文化有6座墓出土

6件玉琮，其形制、纹饰均具良渚文化特

点。那它们究竟来自何方？这就是我

们说的谱系了。以太湖为中心、良渚文

化为代表的东南，和以鄱阳湖——珠江

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石峡文化为代表的

南方地区，两者关系如何？上世纪70年

代苏秉琦先生就已关注，朱老师则给出

了生动具体的材料去求证。”——

“在考古地层学中，朱老师针对石

峡‘二次葬’发掘的开创性应用，在全国

可是‘独一份’。”李岩介绍，根据发掘报

告，在石峡遗址的四大期文化遗存中，

第二期文化遗存——石峡文化，该期发

掘的 102 座墓葬，“二次葬”墓超过一

半。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粤北地区和

马坝镇一带也流行二次葬，就是数年

后，废弃木棺，将尸骨迁葬。“但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具体的二次葬是怎么回事，

此前完全没有前例可参考。在石峡文

化遗存，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到‘新晚’时

期‘二次葬’的真面目。发掘一两座墓

后，朱老师发现有的随葬品器物完整、

排列整齐，有的则相对破碎混杂，结合

其他细节，她敏锐地认知到这可能就是

‘二次葬’——完整者，是二次葬时放置

的，此外则是一次葬随迁品。这是很了

不起的认知，没有前例可参考。为什么

这些随葬品，又有散碎的，又有完整

的？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坦白说，如

果一个人没有一点敏感度、没有一点责

任心、没有一点情怀，纯粹打份工，能有

这种认知吗？”

李岩表示，这种对二次葬的认知，

对中国其他有出土“二次葬”的区域的

考古发掘，都有指导性意义。“而且先生

在发掘报告中把图样都画出来了，告诉

了我们可以这样发掘。后来，朱老师也

由此确定，大量玉器，特别是玉琮，原来

都是跟‘二次葬’器物摆放在一起的。”

而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墓主‘一次葬’时，不一定

就带了这么多玉器，到他被后人‘二次

葬’，才被追加了玉琮这样（更珍贵）的

东西。而且这些出玉琮的高等级墓葬

里，玉琮都是使用过的。那会不会是因

为他的后人，显贵了之后，再用这种方

式，表达了对先人的追崇呢？这种葬俗

就和良渚的形成很大区别。良渚的玉

琮，有大量的、新作的专为随葬所用。”

“您看，通过‘二次葬’种种细节的

分辨，考古研究就‘进社会’了，实现了

对当时生活场景的还原——而且能看

出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区别——通

过生动的细节，解释了谱系。”

石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岭

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而石峡文化大

批墓葬和随葬陶器、石器、玉器等，让人

们看到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

期后段的岭南，并非一片蛮荒之地；其

独特的葬俗，更是还原了当时的人文与

温度。

这，又何尝不是朱非素先生他们倾

尽心血想要还原的远古文化面貌呢？

后生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厚厚将近千页

的石峡考古发掘报告，很难想象，从1973
年的首次发掘，到2014年的正式出版，它

的执笔者朱非素，曾遇过怎样的艰难。

不，也许艰难和考验已从更早前开

始，从她15岁面临的抗美援朝战场。然

而，“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总是说我

很幸运，在朝鲜时，美国飞机天天轰炸，

我毫发未损；比起那前线的战士，我非

常幸运”，多年以后，李岩这样回忆她说

过的话。

什么是幸运？是不是1958年，从战

场上归来，争取到了深造读书机会？是

不是 1973年，煤矿下放归来，又能直接

背着行李回到考古发掘现场？还是说，

2004 年，因乳腺癌住院，老人家依旧乐

观，笑呵呵说：上过战场的人，什么都不

怕，我那石峡报告还没弄完——然后她

病愈，2007年底终于完成石峡报告文稿

及校对工作。

“今天看起来，她是多么不容易。

到底是怎样的动力，支撑她这一路的求

索？”我们忍不住问。

“朱先生，她是一个对自己事业充

满了热爱和情怀，并从不停止思考和进

取的实干家。广东史前考古年代序列

的建立，是她鼓捣了一辈子的事情，包

括谱系研究和聚落研究，这三个方面，

应该说都属于特别基础的工作，可是，

她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心血，做出了那么

多的突破。”

李岩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在她乳

腺癌治疗康复期之外，她基本都在上

班，每天，她便也是坐着公交车，按时来

到这演音大楼。她实在是太热爱这份

事业了，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

印象，特别令人景仰。当她第二次受到

病魔侵害时，她心里明白：石峡文化因

用玉情况高度类似良渚文化，是中国文

明形成时期岭南最重要的遗存；所以，

常挂在她嘴边的话，是非常想见到石峡

发掘调查报告的出版。也算是幸运之

神的再次眷顾吧，出版社也加班加点，

终于了却了她的心愿。2015 年，《岭外

求真 朱非素考古论集》也正式出版。

老人家以区区弱体，顽强面对现实，勇

也；老愈弥坚，不惜病体投身热爱的考

古事业，大义也；她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大体如此。而且，对后续业务力量培

养、年青人的栽培，也不遗余力。如今，

我们也建立了学习小组，先生的扶携栽

培之心，如一个榜样，让我们这些后继

者，尊从她的殷殷心意，继续扶携后

生。”

“她其实给到了您很多的——”

“精神动力。”他的目光望向桌面上

堆堆叠叠的资料，望向资料最上方那本

厚厚的贴满标签的石峡遗址考古发掘

报告。这书被他翻阅过无数次，封面已

经脱相，书脊处，胶水也快磨尽。扉页

上，蓝色圆珠笔写着隽永的两行字：“李

岩学友指正。朱非素，2014.12.25。”
“精神动力。“他重复了一句，然后

眼光仿佛穿透面前墙壁，看向了一个遥

远的时空。有一层湿润的水汽，生起在

他的眼中。

“我觉得她一直没有离开。”

追忆岭南文明的探源者朱非素：
先生是位传奇女性，她把一生献给了考古

南方夏季，五月，午后有风吹进窗户，演音大楼，这间属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的办公室里，一本厚厚的书，上面贴着许多标签。标签在风中轻舞。

他站起来，小心翻开书，给记者寻找一张石峡文化的插图。这书一定被翻阅过无
数次，因为封面已经脱相，书脊处，胶水也快磨尽。

“我依然常常读它，依然感觉先生在身边。”考古学家李岩，把手中的书，托了起
来：“《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它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评
为金鼎奖。主要执笔者朱非素先生，是一位传奇女性。”

■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发掘期间，朱非素与
严文明、赵辉等。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
网供图

■《石峡遗址——
1973~1978 年考古
发掘报告》


